
戏剧是⼈⽣的光合作⽤

作者/卢凌煜 

⸺专访清华⼤学艺术教育中⼼副主任肖薇

本次采访，延续了2022年9月话剧《哥本哈根》在清华大学演出及系列美育活动所带出的议题：在
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高等院校，“戏剧”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戏剧艺术教育与公共
美育的开展情况如何？自2013年开始在清华大学艺教中心任教以来，肖薇老师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清
华校园戏剧教育的前线，相信她会带给我们独特且深入的观察与反思。她认为：“戏剧是人生的光
合作用。”在她的讲述中，我们将会看到她如何在戏剧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如何在其中
不断地与学生相遇、对话、见证彼此的成长，并且共同探索更完善的教育方式与更充盈的心灵世
界。

肖薇，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主任、副教授，清华话剧队表演组指导
老师，北京青年戏剧导演协会会员，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香港电影委员
会委员，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。研究方向包括导演艺术研究、戏剧与
电影导演本体性研究、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策略研究，开设课程包括“西
方戏剧史”“戏剧的启示——从文本到舞台”“自我启示剧场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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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⾸先请您介绍⼀下⽬前正在进⾏的教学
⼯作。

A：⽬前的教学⼯作涉及两种课程体系，⼀种
属于通识美育课程，是⾯向全校同学进⾏的戏

剧教育通识课程；另⼀种是专业戏剧创作训练

课程，⾯向艺术团话剧队的同学。课程类型分

为理论课，⽐如“西⽅戏剧史”“戏剧的启⽰

⸺从⽂本到舞台”，包含戏剧作品、历史、

流派及其艺术特点等等；创作理论课，⽐

如“戏剧编导创作”“表导演基础”等等；实

践课，⽐如“话剧创作与导演、表演实践”等

等。

在实验剧场开展表演⼯作坊。办这个活动的原

因是在于，第⼀，有很多学⽣想选修艺教中⼼

的戏剧课程，但可能与主课的时间有冲突；第

⼆，他们特别有好奇⼼，想体验表演。如果真

的想学习表演是需要⻓程训练的，而在Drama
Night我会通过⽐较精炼的内容，⽐如情绪、
情感、⾝体，与⼈的互动、交流，即兴创作等

等，把这些东西揉在⾥边，让⼤家进⾏⼀次两

小时的体验，并且在体验之后分享⾃⼰的感

受。

我每次都会作为导师去做设计，先带着所有⼈

进⾏⼀些训练，其后由话剧队的⻣⼲学⽣担

任“领航员”，分组带⼗个学⽣进⾏⼀些训

练，然后我们会再次回到集体进⾏训练和分

享。这会是⻓期的项⽬，我们希望能1-2个⽉做
⼀次。除了戏剧⼯作坊，未来也可能会有舞蹈

或⾳乐⼯作坊。我们有这样的初⼼：让⼤家更

近距离地去感受戏剧创作的形式和⽅法，感受

⼈与⼈的关系，打破陌⽣感和隔阂。

Q：����年10⽉，您带领清华话剧队的同
学，组织了⼀场“Drama Night表演⼯作
坊”，⾯向全校同学招募参与者。这个活
动的初衷是什么？

Drama Night是由校团委与艺教中⼼、艺术团
联合组织的戏剧⼯作坊活动，是⾯向全校学⽣

开放招募的公益性活动，招募⼤约40名同学，
Q：就我个⼈的体验而⾔，这次表演⼯作坊
让我在忙碌的学习⽣活中拥有了⾝⼼放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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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间，尤其是⾝体的解放和压⼒的纾
解。这种体验性的戏剧教育活动，是否也
期待达成这些附加效果？

A：我们平时都⽤⾝体⾏走坐卧，但⽆论是⽇
常状态的⾝体，还是体育状态的⾝体（⽐如玩

球、奔跑），都还不是艺术化的、带有灵性⽓

质的⾝体。在戏剧的空间当中，我们会⽤到超

⽇常的、带有灵性体验的⾝体，它会有很强的

开放度，会有⾝体的舞动、⻜跃、与地⾯的亲

密接触等等。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体验

到，⾝体的感受⼒在戏剧所营造的安全空间之

中被激活了，⾝体经历了⼀次重新被看到和解

放的过程。另外，在⾝体解放的过程中，你也

可能会重新找到⾝体的能量属性，去从内到外

地感受⾃⼰使⽤⾝体的⽅式，从而发现你的⾝

体原来很有能量，可以很灵敏、柔软、通畅。

 
此外，现在清华学⽣确实压⼒特别⼤，通过这

样的活动也能释放⼀定的疲惫和压⼒。而且⼀

定要在⼈与⼈之间的互动交流中、在陌⽣的场

域⾥去进⾏。很多同学都会说⾃⼰现实中

是“社交恐惧症”，在⽹络上才是“社交达

⼈”。我们就让⼤家⾯对真实的⼈，以游戏、

戏剧的轻松⽅式去开始交流。让⼤家互相追

逐，进⾏小型的竞技游戏，放松下来，同时认

识更多⼈，感受在群体当中相互传递、相互影

响的能量。⼤家就会发现，所谓的“他者”其

实没有那么可怕，在陌⽣群体中的不适感也会

通过艺术的⽅式被化解掉。所以很多同学反馈

觉得体验很好，在其中还蛮享受的。

所以，从2014年开始，我⽐较⽤⼼地去学习了
⼀些⼼理学；2019-2020年，我在美国纽约⼤
学访学，开展戏剧治疗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

究。这时我才觉得，我对于艺术究竟应该如何

感知、体验、表达、引导“⼈”，有了更多的

理解，并且如何⽤⼼理学的本质性理论和要素

给戏剧提供⼀些⽀持。

 
⼼理学也是⼀个⾮常重要的科学，同时也是艺

术可以表达的空间，我在尝试把这两个领域做

⼀些联系。我计划写⼀本书，介绍戏剧治疗的

流派，以及在中国本⼟化的理论和实践。此

外，回国之后，我在清华开了⼀⻔课程，叫

做 “ ⾃ 我 启 ⽰ 剧 场 ” （ Self-revelatory
Theater），把西⽅戏剧治疗的三个主要流派
⸺⻆⾊法、发展转化法和整合五阶段疗法⸺

运⽤于学⽣个⼈成⻓与⾃我探索的领域。

Q：听您的讲述，⼀场戏剧教育活动的背后
可能有戏剧学、表演学、⼼理学、哲学等

多学科理论背景。这些理论资源来⾃于您

过往的学习研究经历吗？
 

A：我原来主要研究的是导演学的本体。作为
戏剧导演，第⼀要跟⽂本⼯作，要懂得理解、

分析⽂本；第⼆要跟演员⼯作，帮助演员去呈

现作品；第三要找到各种艺术形式，最终完成

⼀台综合性的舞台作品。归根结底，导演要

懂“⼈”，要懂得演员的⼼理、观众的⼼理，

你才能够了解⽤什么⽅式去让这两个特别重要

的群体产⽣链接。我们在剧场⼯作⼀定是让鲜

活的⼈演鲜活的东西给鲜活的⼈看。

 

Q：您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
学院，您的很多同学都从事了导演、演员
等职业，而您选择成为⾮艺术类院校的⼀
名艺术教师。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

择？
 
A：每个⼈的⼈⽣道路，有时候你觉得是⾃⼰
在选择它，有时候⼜觉得是它在选择你。我的

初⼼其实⼀直是想做电影导演，从小看电影就

特别想做摄影机背后的那双眼睛，希望能够把

我看到的世界、想象的故事拍出来给观众看。

我怎么走上了戏剧之路呢？我会觉得是命运的

安排吧！当时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编导实践

⽅向的研究⽣，到了中戏才发现，原来剧场有

这么⼤的魅⼒。看了很多戏之后，才开始慢慢

看明⽩戏剧和电影不同的⼒量：戏剧是鲜活的

⼈和⼈之间的交流，不是通过影像的载体，而

就是⼈和空间。

 
我博⼠毕业之后，辞掉了⼀个公职，专⻔想去

做导演，经过⼤约⼗个⽉，清醒地认识到这个

⾏业的某些属性，以及社会真实的残酷和艰

难。因为⽬前⼥性要想证明⾃⼰是⼀个⾮常优

秀的导演，要付出⽐男性导演多很多倍的努

⼒，甚⾄还要遭遇到⼀些骚扰，我觉得这对我

来说是巨⼤的挑战，也是对于这个⾏业的侮

辱。我开始想：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当⼀个⽼

师？后来我去做了北京师范⼤学的博⼠后，之

后机缘巧合来到了清华⼤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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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到清华之后，我发现这是⼀个⾮常好的⼟

壤。⼀⽅⾯，这份⼯作绝对是有挑战度的，因

为学⽣的素质很⾼，学校的要求也很⾼。另⼀

⽅⾯，以前我觉得做艺术是通过作品去影响

⼈；现在我可以直接地影响⼈，上课时跟同学

们讲戏剧，他们直接地就能感受到我。之后我

开始⽤戏剧的⽅法去和普通⼈⼀起⼯作，会发

现⾃⼰可以跟他们⼀起去揭⽰⽣活当中的某种

真相，某些创伤记忆、遗憾情绪等等。我们可

以通过戏剧的⽅式把它们重新整合出来，让⼈

们重新看到⼀个⽣命更具可能性的发展空间，

所以戏剧也有⼀种现实的意义。

其实我会觉得，个体是渺小的，我可能只是⼀

个打开⻔窗的⼈，最重要的是艺术的伟⼤，以

及在这个时刻和你在⼀起的⼈。所以戏剧带给

⼈的体验，只有你真正去亲近它、浸⼊它，你

才能够感觉到它带给你的那份感动和成

⻓。“⾃我启⽰剧场”课程进⾏到某个层次之

后，我会让学⽣们去记录每天的⽣活，往课程

群⾥发⼀些照⽚，他们就开始慢慢关注到⾃⼰

⽣活之外的世界的丰富和可贵。

Q：您最希望通过戏剧教育给学⽣带来什
么？在您的教学⽣涯中，有没有收到来⾃
学⽣的让您印象深刻的反馈？
 
A：学⽣给我的反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。我可
以先和你分享⼀个学⽣曾经给我发的消息。他

说：

肖老师好！想和您分享几个我很有感触的瞬
间。昨天我看到善斋北墙的爬山虎随风律动，
像一片绿色池塘中漾起的水波。上周我经过学
堂门口，突然听到风吹着雨，在地面上沙沙滑
动的声音，像吹过无数的小风铃，这些瞬间都
带给我很大的感动，好像忽然感觉到自己重见
了光明，好像忽然多了一种感官。继而又令我
暗自庆幸，因为自己不敢一再错过世间的众多
美好。真的没想到“自我启示剧场”每周不到
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带给我这么大的改变，您真
的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团体，在这里能够见
到人的真性情：之前退课的某一个同学，我觉
得是人群中间很平常的一位同学，但上次听到
他捐献骨髓的消息，才知道他的高尚非一般人
得以企及；上次好奇一位同学为什么穿着和平
时不同，她回答说，是为了更好的感受春
天……我想还有许许多多让我感动、惊诧和震
撼的瞬间。我想表达对您的感激，因为这些瞬
间一定会影响我一生。谢谢您！
 
我给他的回复是：

谢谢亲爱的子康，我会因为这节课遇到你们每
一个人而感到特别的庆幸。你们每一个同学都
如宝藏一般，也带给我很多震撼和成长，非常
美好。

Q：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落⼊俗套，但
我还是⾮常好奇，您在清华有没有遇到因
为艺术而改变⼈⽣轨迹的同学？
 
A：有⼀位化学系的同学，他的家庭环境不算
很好，可以说是寒⻔⼦弟。在清华上到⼆年级

时，他经历了抑郁症发作。后来我再⻅到他的

时候，他选了艺教中⼼⼏乎所有课程，包括戏

剧课、⾳乐课、舞蹈课、琵琶课……他告诉

我，他被艺术疗愈了。之后他遭遇脑部神经的

病症，⼜休学⼀年。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跟我

说，他经历了重新学语⾔、重新学走路。⼤学

期间，他的⽗亲去世了；他⽗亲因⼯伤⻓年瘫

痪在床，妈妈⼀直都在照顾爸爸，所以他其实

从小就缺乏⽗⺟的关注。后来因为各种事情，

错失继续在清华读研究⽣的资格，⾮常遗憾。

 
我和他还是⽐较亲近的。他的⺟亲⻅过我，希

望我能够给他⼀些⿎励，我也⼀直⽐较关注他

的成⻓。他后来回到家乡，去做中学数学⽼

师；现在⼜来到了北京，在教辅机构做⽼师。

看他的朋友圈，平常去参加各种即兴戏剧、舞

蹈创作⼯作坊等等，特别热爱艺术。他告诉

我，他其实想做⼀个艺术治疗师，想要出国留

学，所以他在攒钱、考语⾔。我觉得他是具有

代表性的，⼀个从艺术当中找到⾃⼰⽣命维度

的孩⼦。尽管他⽬前还没有全职从事他真正想

要去做的事情，他⾸先要养活⾃⼰，并且同时

为着理想在做准备。

Q：您从2013年开始在清华⼤学艺术教育
中⼼任教以来，近⼗年间的社会和教育环
境发⽣了较⼤的变化，您认为戏剧在清华
校园和这个教育系统⾥的⻆⾊有所变化

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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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⾸先清华艺教中⼼开设的课程是越来越丰
富的。从2012年80多⻔次课程，到近五年平均
每年190⻔次；课程类型原来有11种，现在⼤
概有32种；零基础实践课从原来的13⻔到现在
的104⻔。课程数量和类型的增⻓度是⾮常⾼
的，原因在于我们引进了新的⽼师，还外聘了

很多优秀的⽼师展开合作教学。2018年左右，
我觉得很有进取⼼和⼒量，校园剧场也感觉特

别蓬勃。我刚来清华的时候，⼤家还不能够线

上买票，在新清华学堂⻔口，⼤家甚⾄会在雾

霾天也排⻓队买票，当时能够感觉到⼤家对于

舞台、对于艺术有特别纯粹的、发⾃内⼼的享

受和热爱。

 
2019年2⽉，我离开中国去美国访学⼀年，⼀
回来就碰到疫情。这⼏年确实感觉过得昏天⿊

地、七零⼋落的，居家隔离，上⽹课，剧场也

限制开放。同时我能感觉到现在⼤家有很多的

担⼼，考研竞争特别激烈，出国机会越来越

少……到底怎么活着才合适呢？另外看数据显

⽰，⼤学⽣失业率挺⾼的；经济⾼速增⻓之后

的回落，对就业等等各⽅⾯都有影响。如果⽣

活都⽐较艰难，哪还有时间、⾦钱和精⼒去看

戏呢？

 
就校园戏剧的⼯作来说，上学期的话剧队专场

演出就没有按正常计划进⾏，这学期想要补

上，但⼀开学疫情似乎⼜要翻起来了，就很担

⼼会不会⼜封校了。我们能在剧场演出，本⾝

就是⼀件不容易的事情；现在演出上座率⼜受

到控制，观众数量⼜少，就会觉得有点遗憾。

但我们现在把⼀些汇报演出放在线上直播，发

现有3000多⼈在看，突然感觉也算是推⼴了清
华⼤学话剧队。但同时你⼜知道，这种⽅式就

只是“看”而已，它并不能够有那种真正的⽣

命⼒；戏剧必须要在空间⾥去做。

孩⼦的耐性时间，会不断变换教学⽅式：讲

课，实践，玩耍……同时，重视阅读，而且讲

究“绘本教育”，图⽂并茂，讲完故事之后和

孩⼦⼀起去分析⼈、理解⼈，了解并尊重别⼈

与⾃⼰的不同之处。

英国有⼀个概念叫做“教育戏剧”，和“戏剧

教育”有所不同。孩⼦们从幼⼉园就接触不同

的戏剧形态，戏剧的元素在⼏乎所有课程⾥⾯

都会⽤到。戏剧在这⾥是⼀种教育⼿段，而不

是 ⼀ 种 ⾼ ⾼ 在 上 的 艺 术 形 式 。 戏 剧 是

从“play”开始的，让学⽣在游戏中去学习。
 
⽐如，有些安全教育会通过戏剧情境来进⾏。

教孩⼦如何报⽕警，不是通过跟孩⼦讲道理，

而是通过情景再现，让孩⼦们⾃⼰去练⼀练。

再⽐如，学习动物知识，第⼀步先让孩⼦们去

动物园观察；第⼆步让他们去模仿动物，进⼀

步地激发好奇⼼；第三步才是让他们上⽹搜索

资料，学习知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孩⼦们也接

受到了环保教育和⽣命教育。甚⾄道德教育，

也可以通过戏剧情境来进⾏，⽐如，“疫情来

了，你的城市缺⽔了，⼀辆⻢⻋就停在离你城

市很近的地⽅，可以帮你解决城市的⽤⽔问

题，你要不要让它进来？”小孩就会去

想：“到底能不能进来呢？我该怎么让它进来

呢？”这些都是⾮常好的思维训练。

 
这些⽅法也有⽤到我的课程⾥⾯。现在国内也

有很多⼈在做⼉童戏剧，但⽬的可能会倾向于

最终的表演呈现。我觉得更有⼒量的是带有教

育意义的戏剧形态，通过戏剧的过程，最终达

成育⼈的⽬标。

Q：在欧美国家访学过程中，您认为有哪些
值得学习借鉴的理念和⽅法？
 
A：从我的经验去看，美国在培养学⽣的创造
⼒⽅⾯和中国有很⼤不同。我觉得美国的优势

在于，他们集合了全世界的杰出⼈才，在体制

上特别⿎励创新，真正地找到了如何教育孩⼦

的⽅法，从最早期开始培养他们的创新性。他

们对于“⼈”的研究⾮常深⼊，让孩⼦在每个

年纪学习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，而且特别了解

Q：除了⽬前已有的校园戏剧创排、戏剧课
程和⼯作坊、戏剧演出进校园等形式，您
对于戏剧在⼤学校园教育中的形态和功能

还有什么畅想？
 
⽬前我们学校的资源，有优秀的⽼师、学⽣，

有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课堂，有⾼⽔平的演出。

在此基础之上，我⾸先希望剧场也是⼀个很重

要的课堂，能把剧场作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可能

性打开，更⼴泛地运⽤在各种维度。⽐如有些

院系想开发⼀些专属剧⽬，可以结合艺教中⼼

的教师资源，以及艺术团很多已经成⻓起来的

学⽣，帮助院系进⾏创作排练，和⼤家有更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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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的关系。此外，我们还在考虑引⼊更多驻校

艺术家的⼯作，邀请⼀些艺术家来带着学⽣⼀

块做创作。

另外，可能还有⼀些校园戏剧孵化项⽬。现在

我们会从学⽣创作中去找到优秀的⽂本，做剧

本朗读以及小型呈现，未来也许有可能做成更

⼤的剧⽬。还有可能和学科相联系，像《哥本

哈根》这样具有探索性的议题，也可以放在戏

剧的场域当中去探索。西⽅有很多新的戏剧形

式，⽐如⼀⼈⼀故事剧场、论坛剧场、受压迫

者剧场等等，我想把这些形式也带进清华。我

觉得清华是⼀个思想的⾼地，但可能因为很多

⼈还没有亲近过戏剧，所以会觉得它很遥远。

⼀个⽯⼦放在背篮⾥，这是关于⼈⽣的修⾏。

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戏剧的表现和个⼈的⽣命

选择、⽣活⽅式是息息相关的。

另⼀个作品是我在2017年乌镇戏剧节看的⽴陶
宛导演⾥⻢斯 ·图⽶纳斯的《叶甫盖尼 ·奥涅
⾦》，⾼度精炼的艺术语⾔，极强的想象⼒，

舞台上的诗意……能够超越我们平常能看到的

那些戏剧的审美，达到了⼀个⾄⾼的境界。看

完出来之后，就会特别想要去创造这样的⼀个

世界，虽然它很短暂，但是像⽣命⼀样珍贵。

 
戏剧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戏剧是⼈⽣的光合作

⽤。戏剧就像⼈的⽣命，随着时间⼀天天成

⻓，并且总有⼀天会⾯对死亡；你知道这个过

程，才会更懂得如何去很好地享受这个过程。

在戏剧当中，恰好具备这种理性和感性凝结而

成的深度，可以滋养⼈的⼼灵。当你感到⽣命

的匮乏，你就去到剧场⾥，找寻⾃⼰的⽣命的

真谛。

 
我真的觉得，多盖⼀座剧场，可能就少盖⼀座

监狱。因为⼈的求真、向善、寻美的⼒量，是

要通过艺术去点醒的。对于⼈的教育，根本在

于“启智问⼼”，有⼼灵世界的建构，⼀个⼈

才能够完整。清华的孩⼦很多时候是⼤脑⾮常

迅猛，反应很快，记忆⼒很好，但是⼼灵可能

是空的，还不知道爱是什么，不知道⾃⼰是什

么，也不知道学这么多东西有什么意义。所以

很多孩⼦内⼼⾃我的部分坍塌了，只剩下⼀堆

评判和认知。我们的教育，尤其是美的教育、

⼼灵的教育，仍然任重道远。（完）

Q：那么您认为，如何让更多的同学愿意走
进剧场感受戏剧，如何留住观众、培养更
多的剧场观众？
 
A：⾸先是⼤量地开课，我们已经在做这件事
情了。另外，⽤演出的形式去带动观众，并且

考虑做⼀些观众群运营。我也在做⼀些普及性

的活动，让⼤家能够产⽣好奇⼼，走进剧场，

走进戏剧课堂。这是⼀个⽐较漫⻓的过程，与

国内整个戏剧市场和⽂化艺术⾏业的情况也是

息息相关的。有⼈说，⼀个国家⽂明的标志，

就在于优秀的剧场的数量和质量。像俄罗斯有

五百多家剧场，少年⼉童剧场就有⼋⼗多家，

对于孩⼦的培养教育是通过这种特别鲜活的、

而不是枯燥的教育⽅式。

Q：可以请您分享⼀下最触动您的⼏部戏剧
作品吗？就此而⾔，您认为“戏剧是什
么”，“戏剧”对您而⾔意味着什么？
 
A：对我产⽣巨⼤影响的⼀部作品是韩国戏剧
《童僧》。⼤概是讲⼀个小男孩被妈妈送去了

寺庙，和⽼和尚⼀起⽣活，每天靠在歪脖⼦树

上思念妈妈。故事⾮常简单，没有特别强烈的

剧情冲突，但我仍然被打动，可能是因为其中

对于⺟⼦之情的深刻把握。当时导演和演员还

给我们做了⼯作坊，我才发现饰演小和尚的演

员是⼀个20多岁的⼥性。她带着我们做了很多
⾝体训练，在平地上⽤各种⽅式去走路。她

说，为了体会这个⻆⾊，她有三个⽉都没⻅⾃

⼰的⺟亲；同时，每天都爬⼭，每走⼗步就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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